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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便利店简史
星期日周刊记者 韩小妮 姜天涯

深夜走进 24 小时便利店，
从冷柜里拿一瓶三得利乌龙

茶，再点些关东煮做宵夜……
这样的场景如今在都市里

早已司空见惯。
不过， 要是我们说的是上

世纪 90 年代的上海呢？

（欢迎关注星期日周刊微信号
“上海市民生活指南”：SHerLife）

1990年代，便利店刷新了上海 70 后、80 后对产品和服务的认知。 插图/马越

“顿时觉得我们上海好洋气啊”

80后作家殳俏在上海长大，她曾在一篇
文章里写道：“高中大学开始，是便利店悄然
兴起的时候，乐乐音乐乐园、厚底靴和罗森，
哇塞，蓝白条纹可时髦了。”
“那时候吃完晚饭一个人去便利店挑本

杂志，买点关东煮什么的，耳朵里塞着耳机听
音乐，就感觉自己长大了，好孤独好棒啊！”
她提到的《乐乐音乐乐园》，是 1996 年

开播的一档电视节目，由五个海选出来的上
海女孩担任主持，介绍日本的流行文化。
当时在读高中的杨蓓（化名）很喜欢看这

档节目，她记得有一期恰恰就介绍了罗森便
利店。
“我记得外景主持人好像是周瑾，那个时

候她还叫‘虾米’，深夜探访了罗森在上海的
第一家门店。”
“24小时便利店这种模式，当时在上海

还不多见，我感觉好新鲜。”
周瑾自己对那期节目已经没什么印象

了。她第一次接触便利店是 1992年读初三的
时候，去日本参加一个合唱团节的表演。
“在日本便利店里，我第一次看到三得利

乌龙茶，有迷你小罐的，也有瓶装的，觉得特
别好喝，包装也很酷。”
最令她惊叹的是，下雨的时候，便利店门

口有白色透明的伞可以免费拿，过后只要还
到同品牌的便利店就可以了。
“我那时觉得太神奇了，这简直是对人性

的考验啊！”她说。
没想到几年以后，来自日本的罗森就登

陆上海了。
1996年，上海华联集团与日本大荣集团

联手，建立上海华联罗森有限公司（2017 年改
名为上海罗森便利有限公司），最早的两家门
店分别是“古北新区店”和“田林东路店”。
上海的罗森门口虽然没有雨伞提供，但

货架上可以找到三得利乌龙茶。“顿时觉得
我们上海好洋气啊！”周瑾说。

有种被服务到的感觉

90 年代，便利店这种全新的业态刷新了
上海人，尤其是 70 后、80 后对产品和服务的
认知。
“一直为你开着的罗～ 森～ ”方霄鹤到现

在还会哼1998年罗森店庆时的电视广告歌。
“你不觉得晚上看到罗森那个带牛奶瓶

图案的小 logo还挺兴奋的吗？”他说。
1997 年，方霄鹤在七宝中学读高二，第

一次走进了罗森开在古北新区的首家门店。
从小喜欢喝可乐的他，印象最深的是在那里
可以买到冰可乐。“那时烟纸店是没有冰可
乐卖的，相比之下，罗森的可乐就稍微贵几毛
钱吧。”
张悦（化名）第一次吃三角饭团是在华师

大附近、枣阳路上的罗森。
“店员把饭团递给我的时候，我不好意思

问怎么打开，第一次是野蛮拆开的，里面的蛋
黄酱很好吃。”她回忆说，

“等再一次吃，我仔细看了包装上的说
明。等拆开后看到完整包裹着海苔的饭团，觉
得日本的设计真是太精妙了。”
“便利店里提供微波炉加热、热水泡面，

而且店员会很主动地说：需要加热吗？当心烫
……这让 20岁出头、收入不高的我感觉很新
鲜，有种被服务到的感觉。”她说。
吴琰当时就是一名罗森的店员。她是

1997 年 3月开始在家附近、东平路岳阳路上
的门店工作的。
她记得，那时店里最热门的产品是汉堡、

炸物和面包。
“当时除了肯德基、麦当劳，外面基本看不

到汉堡。我们有牛肉汉堡、吉士汉堡、烤鸡汉堡
等等，最便宜的4块钱，贵一点的6块多。”
“炸物当时是店里现炸的，品种蛮多的，有

葱油饼啊、炸鱼排啊、可乐壳……卖得相当好，
因为价格不贵，有的卖2块5，有的3块5。”
便利店货架上的面包品种繁多，也格外

受欢迎。
“外面那个时候只有切片面包，没啥其他

花头。我印象里卖得最好的，比如豆沙夹心面
包，单店一天可以卖六七十只。还有日式的咖
喱面包也卖得很好，现在你在山崎面包房还
可以看到。”
在罗森可预订节日限定蛋糕的服务，也

是从 90年代就开始了。
“日本人爱过西方人的节日，我们上海也

跟着同步，特定节日有特定商品。”
“6寸、8寸的蛋糕采取预约形式，圣诞

节期间一家店可以卖掉几十个。”
如今已是上海罗森运营部部长的吴琰，

回忆起当年做店员的经历，“感觉蛮开心
的”。
“店里员工年轻人比较多，大家比较有共

同话题。”她说。
无论是店铺的环境，还是当时的收入，都

让她觉得“蛮自豪的”。
“1996 年、1997 年的时候，店员收入就

有一千多块。那时上海的最低工资是三百多
块。在零售业里，我们的收入相对来说是比较
高的。”

初代便利店

二十多年前，罗森作为新兴事物，被贴上
了“神奇”、“时髦”、“洋气”等标签。
但它并不是上海的第一家外资便利店。
早在 1993 年，港资的“百式便利”就在

上海出现了。
那一年 5 月 3 日《新民晚报》的报道这

样写道：“本市第一家引进国外‘sev-
en-eleven’经营模式的‘便利店’———百式
便利店在偏僻的长阳路住宅区悄悄迎客。”
“齐整的货架上不仅有高中低档食品，还

比别家多了灯泡、插座、保险丝和蜡烛等各类
细、小、全、杂的生活必需品；”
“靠墙居然还有一长溜陈列着微波炉、咖

啡壶、电烤箱的操作台，买了三明治、热狗，当
场烘烤加热，再添上一杯香浓的咖啡，‘上班
族’的快餐同样‘味道好极了’；”
“便利店专设报刊架为您提供方便；收银

台用处更不少，从香烟、饮料到电池，细心的
店家还备了红、紫药水、护伤膏布、正红花油
等应急药品和急救包，以解燃眉之急。”
27 年后来看，上海的初代便利店已经颇

为像模像样。
中国商业经济学会副会长、上海市商业

经济学会会长齐晓斋记得这样一个小细节：
作为上海最早的 24 小时便利店，由于当时还
没有联网报警系统，在一些比较偏僻的社区，
晚上 12点以后，百式便利的门店会开一个小
窗户服务，就像现在的深夜药房一样。
1985 年出生的刘静（化名）记得，小学四

年级的时候，学校门口、浦东博山路上开了一
家百式便利店。
“印象当中它的 logo 跟现在的 7-11 蛮

像的，红红绿绿的。店堂给我的感觉很明亮、
干净。”
“我记得我们去收银台结账，还有点怯生

生的……那时每个商品上会打一个价格标
签，不像现在，货架上有价码牌。”
记忆里最高兴的时刻是有次去春游，外

公带她到百式买零食。“不是买了旺旺仙贝，
就是买了妈咪虾条，或者话梅。”
此外，她对百式的记忆还跟一次地震联

系在了一起。
1996年 11月 9日 21点 56分，长江口以

东南黄海海域发生6.1级地震，上海普遍有感。
睡得迷迷糊糊之间，她被爸妈拎起来

下楼避震。等准备回去的时候，发现爸爸不
见了。
“等了好长时间，他才回来，说去百式买

吃的东西了。他讲，（那天）去百式买东西的人
蛮多的。”

本地粮油系统发展便利店

在外资品牌进入上海的同时，本地的粮
油系统也在发展便利店。
1993 年百式便利开出首家门店后不久，

黄浦区粮食局在汉口路等处率先试点开设了
4家连锁便利店。
当时《解放日报》的报道称，这 4家商店

“营业时间为早上 7 点至晚上 11 时”；“均
在醒目处挂出统一制作的‘7-11’圆形灯箱
标志”；“均设有代订书报、代售邮票、方便问
路、电话订货、送货上门等服务项目”。
为增加网点、形成规模效应，区粮食局、

大丰土特产总公司、冠生园总公司和王宝和
总公司又相继对粮店、油酱店、食杂烟纸店等
22家小型商业网点进行改造。
同年，虹口区粮食部门也将 11 家粮油店

改建为便利店，并计划来年再开办 25家。
到 1997 年，上海已有约 1000 多家便利

店。
那一年，上海提出了到 2010 年在上海市

区每隔 500 米开设一家便利店的发展设想。
这在当时，意识可谓是超前的。
“市政府管理部门和商务委提出大力发

展便利店，主要是从方便居民需求的角度出
发。”齐晓斋说。
当年上海的人均GDP预计达到 3000 美

元，人均消费水平达到 1万元人民币。51.57%
消费者选择购物商店的理由是“近、便利”。
“相比其他城市，上海的便利店起步早，发展
比较快。”齐晓斋说。
“上海第一家连锁超市———联华超市曲

阳店是1991 年开门营业的。之后没过几年就
开始发展便利店，可以说，两者几乎是一同推
进的。”
随着连锁商业概念的普及以及就近购物

需求的增长，外资企业、国有企业、民营企业
纷纷参与便利店行业的开发，使这一市场迅
速升温。
“便利店主要靠门店数量来取胜。”齐晓

斋说，“因为 1000 家门店和 10 家门店的成
本大大不一样。量多进货批量就大，配送、管
理成本可以降下来。大家都想达到规模，所以
竞争比较激烈。”
近 600家粮油改建便利店，曾经占据上

海便利店的半壁江山，但在 1997 年出现了滑
坡。
当时《新民晚报》发表评论：“上海的粮

店改建为便利店以后，只不过拥有了一个现
代化商业的躯壳，而没有装入现代化商业的
灵魂。”
百式便利在上海一度达到约 50 家的规

模，然而香港投资方受亚洲金融风暴影响出
现资金困难，在一番波折后，百式于 1999 年
退出上海市场，部分被良友便利收购。
经过数年的市场竞争，到 2000 年，上海

的便利店公司从 20 家归并至 5家，出现了联
华便利、良友、可的、梅林正广和、华联罗森
“五虎争雄”的局面。

上海便利店之争

1998 年，上海平均 4 万人拥有一家便利

门店。
而到 2005年，上海的便利店总数达到近

5000 家，平均约 3200 人就拥有一家便利店，
与近些年上海的人均便利店数已基本持平。
同年美国与日本分布密度分别为 2940 人 /
店和 3045人 / 店。
“现在是上海便利店的战国时代。”在日

本NHK电视台拍摄的纪录片《上海便利店
之争》中，时任好德便利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沈建华这样形容 2005年的上海。
彼时上海便利店的格局又经历了一轮洗

牌，涌现出一些新生力量。
以拥有大润发卖场而知名的台湾润泰集

团，于 2001 年投资创立了喜士多这一便利品
牌。
由农工商超市集团创办的好德公司，从

2001 年 4月 15日起步，创造了 225 天开出
150家门店的纪录。
2001 年和 2002年这两年中，上海各大

品牌的便利店以一年新增 2000 家的超高速
疯狂圈地。
为了避免门对门、肩并肩的恶性竞争，上

海连锁商业协会在 2002 年发起了“便利店
选址公约”：
“在一般路段的同侧或相对两侧新设

便利店，店与店之间的距离不低于 100 米；
交通要道、主要道路的交叉路口或拐角，不
低于半径 50 米；坚决做到不隔墙、相邻开店
……”
对此，联华便利、可的、良友等上海老牌

便利公司纷纷签字为盟，但喜士多、好德、罗
森等品牌则不愿加入。
毕竟，所谓“便利店”，以便利为根本，谁

离消费者更近一步，就更有可能赢得他们的
钱包。
2004 年，由中国台湾顶新集团与台湾全

家及日本伊藤忠商社等合资的上海全家便利
店（前身为“全佳”）成立，也随即加入了“选
址大战”。
《上海便利店之争》就记录了几家品牌

之间白热化的竞争。
作为刚加入“战局”的后来者，全家调查

了 4000 多家便利店的选址和销售额等关键
问题，提出的策略是：在黄金地段给出高于市
场价的租金，到能切断对手客源的地方开店，
把客人夺过来。
比如在徐汇区蒲汇塘路上，全家把门店

开在了好德旁边，而且紧挨居民小区的大门，
“截胡”好德的客流。

全家开业三周以后，好德的日销售从原
先的 1万元骤降至了 1千元。

除了选址要精准，特色产品也是便利店
之间拉开差异的关键。
在纪录片中，几家品牌不约而同地把目

光聚焦在了当时还是新鲜事物的便当上。
沈建华作为顾客探访了开在自家品牌隔

壁的全家，并且买了一盒便当，回到好德和店
员们一起试吃。
好德的阿姨店员用上海话评价说：“色面

可以，吃口也可以。”
这盒各方面都“可以”的便当仅售 6元，

还附送纸巾。
在核算成本后，好德放弃了正面竞争，把

重点放在了社区居民的餐桌上。
依托背靠的农工商集团，好德把新鲜鸡

蛋和大米放在门口的醒目位置，还推出了送
米上门服务。
而与此同时，罗森正在开发牛排便当，特

意邀请了 20位在日企工作的女性试吃。
这些年轻女性提出了一个抽象的要求：

便当也要时尚，就像罗森一贯给人印象的那
样。
为此，罗森把黑椒牛排便当的菜肴品种

增加到了 8种，定价 7.9 元。
发售第一天，在一家商务楼的门店里，50

份新便当 40分钟就销售一空。
然而一周以后，新便当一天的销量就下

降到了 35份。
根据罗森的统计，新便当发售第一天的

总销售量为 2201 份，一周后减少为 1207
份，一个月后减少为 620 份，两个月后只卖了
332份。
半年里，罗森为迎合上海人口味而制作

的便当多达 70种，其中大部分便当在 3个月
内就被新便当所取代而退出市场。

15 年前，上海便利店之间竞争的激烈程
度已可见一斑。

上海便利店依然有进步的空间

去年 5月，中国连锁经营协会（CCFA）
发布了“2019 中国城市便利店发展指数”。
在便利店覆盖率上，上海低于深圳和广州，并
不是排名最靠前的城市。
不过，“上海的国际连锁便利店的布局广

度在全国是数一数二的。”奥纬咨询副董事
合伙人杨大坤此前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

要在上海市场取得成功，事实上对于这
些品牌来说并不容易。
据《21 世纪经济报道》称，全家在 2014

年宣布实现盈利，其时距离全家进入中国市
场已过去十年。
而早在 1996年就登陆沪上的上海罗森，

则于 2018年才实现盈利。
二十多年来，国际品牌在给上海带来新

商业模式的同时，也在不断迎合本地消费人
群的需求。
“上海的便利店本土化又不失洋气。”周

瑾这样看待上海便利店的特点。
她举了一个例子：“关东煮最早出现的时

候，我们这边叫它‘熬点’。其实一开始我吃
起来是有点不太习惯的，味道实在太淡了。我
记得我还问过店员：你们这边没有蘸料吗？”
“现在便利店已经在贴近本地消费者的

口味了，比如全家的关东煮就有辣汤和咖喱
汤。”
这两年，“便利店测评”总是网上喜闻乐

见的帖子。周瑾可以报出一连串她的便利店
爱买小物。
“我出差的时候最喜欢去便利店买洗护

旅行套装。还有杰士派的喷发胶，小罐的蛮难
买的，但是最早在便利店里能够买到。”
“黑色掏耳朵棉签必买，爽爽爽！”
“救命丝袜买过好几次，拯救尴尬！”
“最爱罗森哈根达斯定期打折，半价！马

上囤。还有他们自产的蛋筒冰淇淋，真的是价
廉物美。”
开在上视大厦和东视大厦里的便利店，

被周瑾称为电视人“续命”的地方。
“尤其是前阵子抗击疫情赶片子，来不及

去食堂吃饭，只好去便利店。从来没见过台里
的便利店被扫荡得如此快速和彻底。”

对此，吴琰也很有感触。“我们原先客单
价只有二三十块，这次疫情爆发后，客人觉得
一样来了，就多买点，也不要去卖场了。销售
好的地方，客单价会翻倍。”
“非典的时候也是这样，泡腾片、消毒肥

皂、滴露天天都卖光，供不应求。”
“每一次很大的突发事件之后，人的消费

观念就会发生变化。大家一下子发现，便利店
吃的、用的都有嘛。”
不知不觉间，便利店改变了上海人的消

费观念和生活方式，也参与塑造了上海这座
城市的气质。
“我家楼下有家便利店，我经常会在半夜

里看到有人坐在里面。”周瑾说，“看他们脸
上的表情，似乎是刚下班不知道要去哪里，或
者是刚刚从夜场里出来。他们有的在吃泡面，
有的在发呆，有的在互相聊着天。”
“当你半夜里想找个落脚点，或者冬天的

时候想找个地方吹暖气，有这样一个地方免
费提供给你，我就觉得这个城市特别安全和
温暖。”她说。
那么，貌似已经被捧上天的上海便利店

还有进步的空间吗？
答案是肯定的。
作为消费者，周瑾分享了两个她在日本

的便利店体验。
“有一次去佐贺，我朋友在路边小便利店

买了草莓。一吃之下，让你会想立即杀回马枪，
把店里的草莓一扫而空。想象不到在便利店买
那么难保存的水果，还能又便宜又好吃。”
“还有一次我从便利店扛回来一瓶烧酒，

哇，那真是太好喝了！后来我发现这瓶酒获过
一个烧酒大奖。我就在想，他们真的是把好东
西落到了寻常百姓中。不需要专门跑到某个店
里花大价钱，在便利店里就可以买到好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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